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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大
力扶持与精品化创作倾向的大力提倡，以题材细
分见长的网络类型小说有了“用武之地”，大批作
家积极开拓文学表现场域，提高作品精神品格，
探索读者接受形式，展现了网络文学有为的一
面。我本疯狂的《铁骨铮铮》聚焦少见的高铁建
设，深入一线技工的工作现场，用创作实绩彰显
了文学的时代担当。

《铁骨铮铮》的最大特色，是在当代中国故事
的主流叙事中坚守人民立场，探寻铁路建设者的
生活经验与精神血脉，实现了为时代明德和为工
匠立心的有机结合。小说以民族复兴征程中的大
西北高铁建设为背景，讲述了刘建为了完成师傅
王忠国的遗愿，经历各种挫折坎坷，最终将宁西高
铁银吴段工程建设成中国高铁标杆的故事。发展
与建设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和绵延的物理实
体，更有生动具体的生存状态、情感逻辑和精神力
量。作品写铁路建设过程时没有局限于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和开天辟地的万丈豪情，而是将人物
置于各自的立场，个体的选择左右着其命运，也左
右着小说的故事走向。在铁路建设的表层叙述之
下，潜藏的是建设者与社会同频共振的个体真实，
以及时代发展中人们习焉不察的现实经验。

在17万字的篇幅中，作者最大程度地将铁
路铺设、基层党建、婚恋情感、脱贫攻坚等现实信
息置于读者面前，让人近距离感受到时代发展潮
流中的点点滴滴。在既往行业文“专业叙述”的基
础上，《铁骨铮铮》将视角下沉，以更加接地气与
细节化的方式深入生活，捕捉隐藏于宏大事件中
的微小个体。如在马强夜半偷食物、村民闹拆迁
赔款这两个情节中，农家少年因学业压力大而离
家出走，黄土村大量盐碱地导致脱贫路漫漫，名
牌大学高才生毕业后支援西部大开发……此类
情节不仅凸显出男主角刘建心细善良、办事能力
强的人格魅力，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透见
了西北地区广大乡村的某种历史的、现实的生存
景观。大而化之的宏观观照不免空洞，具体鲜活

的第一现场才是文学表达的要义。就此而言，我
本疯狂的写作昭示了网络文学记录和表现生活
的新的可能。

作品的人物塑造同样亮眼。正如小说篇名，
《铁骨铮铮》为我们呈现了以王忠国、刘建、吴振
涛为代表的工匠硬汉形象，他们不是凡人英雄，
而是英雄的凡人，其光辉伟岸的形象在同一群尸
位素餐、蝇营狗苟的反面人物的对比中得以彰
显。蒋子龙曾言：“即便是工业题材，最迷人的地
方也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生命之谜
构成了小说的魅力。”作为有血有肉的非标签化
人物，王忠国和刘建师徒和小说中其他人一样，
也面临人生的抉择与情感的挣扎，以及工作的艰
辛。面对交错复杂的领导、利益关系，师徒刚正不
阿、兢兢业业，凭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拼搏
精神把各种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图纸变为现实。
王忠国的遗愿是道技合一的大国工匠理念的绝
佳注脚：“宁西高铁是造福一方的项目，我理应为
家乡出力，必须尽我所能将宁西高铁银吴标段建
成中国高铁的标杆——这是我想留下的作品，也
是我人生最后的愿望！”不难发现，铁路人的优秀
品格与奋斗精神在王、刘、吴三人中实现了代际
传承。作为老一辈工匠的典型代表，王忠国身患
癌症依然坚守岗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青年骨
干刘建继承师傅的顽强品格和过硬技术，如愿将
宁西高铁银吴标段建成中国高铁的标杆；实习大
学生吴振涛努力正直，他的行事作风明显有其师
傅刘建的影子。这种满带尘土朝露的质朴匠心一
方面生动呈现了人物的独特生命经验，丰满了人
物形象，另一方面令文本呈现出内在精神向度的
追求。

从自身的工作经历出发，借助网络文学的创
作和表现手法，深耕个体的实际经验，并将其熔
铸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铁骨铮铮》取得成功
的秘诀正在于此。作者我本疯狂曾在一线铁路系
统工作八年多，亲自参与了银西高铁的建设。现
实中的故事和人物经过他的艺术提炼，贴合小说

的写作逻辑，信手拈来的行业知识则保证了小说
工业叙事的专业性。尽管如此，小说并非是作者
个人经历的“文学再版”。如果说立足现实、扎根
现场赋予了作品较高的人民性和思想性，那么波
澜起伏的情节、恰当的爽点设置则令小说满足了
大众读者的兴趣口味。

相较于情节拖沓、灌水闲话的网络超长篇作
品，《铁骨铮铮》显得“短小精悍”，这恰是它的优
点所在。首先，小说在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之间
找到了平衡点，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网络小说重故
事、轻人物的畸形模式。作者重在故事发展中表
现人物，一次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就是一次主角
光辉人格的深化。相较于主角们的“脸谱化”形
象，反方阵营的人物塑造更显现实的复杂化与多
异性：他们或老谋深算、或为非作歹、或官商勾

结，性格不一，特色鲜明。故事情节在双方人物的
观念、利益、情感的重重矛盾和不断交锋中展开。
另外，作品爽点的设置同样引人深思。作为广大
读者“明知故看”且令其欲罢不能的网文要素，爽
是应有之义，但凭何而爽、如何爽得恰到好处往
往体现出作家的艺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小说前半
部分基本按照现实逻辑推进，就在反派赵金龙集
团刚给予刘建“致命一击”，刘建亲自完成师傅遗
愿无望时，故事迎来了最大的爽点——省委书记
徐宁有如天降，突击检查施工现场并召开会议，
刘建“工程质量重于政治任务”的理念大获赞赏，
赵金龙一行人也因“婚礼风波”暴露了腐败罪恶
行径，受到了应有惩罚。此处的金手指既是臆想
的，又是合理的；既是虚构的，又是现实的。刘建
的恪守岗位、坚持正义赋予了金手指深刻的艺术

真实：刘建这一形象由千千万万大国工匠的身影
凝就而成，他的成功是工匠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和焕新。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客观世界的建
设离不开主观精神的形塑，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
更需要文学来书写。作为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类
型，网络文学以其大众性、及时性、在地性成为讲
述当代中国故事、建构当代审美主体的重要力
量。在此，《铁骨铮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创作路
径：秉承乡土中国的精神资源，询唤崛起时代的
使命担当。创作手法上不失网络小说的畅想翅
膀，精神向度上保有传统文学的厚重感。此外，小
说文本功夫扎实、语言朴实精到、情感真挚饱满，
倾注了作者对中国铁路事业的一腔热情，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网络文学佳作。

刻写在铁轨上的中国精神刻写在铁轨上的中国精神
——评我本疯狂《铁骨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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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开始撤退，有关他的事情，正
在显露出来。

在蒋离子的新书《糖婚：人间慢步》（重
庆出版社）里，随着新灿集团总裁于新自
杀，原有的秩序和平衡也同时失去了。如何
填补他留下的空白，重建新的秩序和平衡，
成为一个横亘在小说里的巨大命题。在完
成这个命题时，小说人物内心的隐秘世界
向着读者敞开了。

重要角色在一开场就死去，并不是新
鲜的写法。金庸的《雪山飞狐》、李国文的
《冬天里的春天》、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
红》等都通过回忆、场景再现等手段，重新

“复活”了人物。但《糖婚：人间慢步》有别于
这些小说的新鲜之处在于，于新不是被动
离场，而是主动选择了离场。他被“复活”，
但更被审视。

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于新身
处风口，“毫无疑问是已经起飞的猪”，金
钱、权力、欲望不断载入他日渐膨胀的心。

“大多数时候，他享受着这一切，可当他安
静下来，又感到前所未有的羸弱无助”，在
这种矛盾中，于新患上了抑郁症。因此，当
女大学生万红问他“努力真的就能成功
吗？”“人一定都得成功吗？”“当世俗的成功
不是自己想要的成功时，世俗的认可又有
什么意义”时，他那成功者表象下的真实内
心便被击中了。

在这里，按照一般小说的路数，于新该
来一场婚外恋了。但蒋离子突破了套路，小
说通过于新司机的回忆，干脆利落地交代
了万红和于新的两层新关系：其一，万红要
于新娶她，于新却只把她当成“能一起说真
话的人”；其二，万红已决心去死，不再需要
于新时，于新却开始需要万红了。

“你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当万
红留下遗书，自杀未遂成了一个植物人时，于新背上了愧
疚。在愧疚里，于新借司机的名义来赎罪，承担了照料万红
的费用。对于新来说，万红在，希望就在。

钟求是在小说《地上的天空》里，提出了一个“撤退人
士”的概念，认为性格里藏着“撤退”元素的人，可称为“撤
退人士”。“譬如撤退人士是A，那么三个人散步，A十次有
九次不会走在中间，而一堆人拍集体照，A十次有九次是
站在旁边的。”这篇小说里，“配角男人”朱一围拿着“下一
世婚姻协议”精神出轨，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回主。

《糖婚：人间慢步》里的于新，“善良得有些过了头，只
跟自己较劲，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没有人可以说话”，他有
一颗“配角男人”的心，却被事业推着成了一个“主角男
人”。他有出轨的条件和机会，却连精神出轨都没有。他开
的酒吧、送安灿的新婚礼物（一个看星星的营地），全不以
盈利为目的，充满着冷眼观世相的冷冷清清。一句话，这位
于新活脱脱是“撤退人士”的面孔。

当内心想着撤退，而现实却推着他挺进时，他的心理
便失衡了。于新也曾努力寻求过平衡。万红去世后，他做好
人的希望、被需要的希望、可以自由倾诉的希望，也就不在
了。失去精神支柱的他，平衡已彻底打破，撤退之时来临
了。撤退之前，他还细致地做了安排。为了合作伙伴安灿，
他重启了与韩企的合作计划；对妻子林一曼，他说着“家里
有你，我很放心”；对驾驶员老刘和万红的姐姐万青，他也
感慨地给了一笔钱。

一个在商界拼杀的人，终于一步步撤退到火场里。于
新的撤退宛若鲸回大海，激起的巨浪正在冲击着他身边的

人。首先是他最亲密的两个女人，人生角色开始
发生戏剧性的互换。一个是合作伙伴安灿，这位

“比起缅怀，更喜欢畅想未来”的强势女总裁，在
失去于新后，并没有像于新生前所料想的那样，
带着企业走向巅峰。相反，于新的离去使安灿的
事业陷入了新的危机。

安灿和于新仿佛是磁铁的两极，安灿强势、
激进，于新温和、保守，一极既失，另一极便失去
了意义。没有于新的调和，安灿的激进显得不合
时宜。在同事的背叛和反对里，安灿的事业看似
步步稳赢、实则节节败退，最后以辞职而回归家
庭。当安灿卸下公司总裁的职务，回到家庭时，

她所熟悉的那套职场法则也失去了效力。甚至，丈夫刘瑞
身边也出现了比她更年轻、更诱人的追求者。这些都让她
不得不停下来，反思和审视自己。在长久的反思和审视里，
安灿有了心灵的成长。

再说于新的妻子林一曼，这位没有什么事业心、甘于
当一个富太太的女人，却被推上了公司总裁的位置。这虽
然是安灿的“反对派”们制造的阴谋，但她既从家庭里被拖
曳出来，推到繁杂的职场生活前台，就不得不从一个当摆
设的“吉祥物”开始，跌跌撞撞地学会独当一面，开始总裁
之路。

围绕着职场变动，和于新、安灿一起创业的薛燕也不
得不撤退。薛燕的退场，有一种体面的狼狈。她是安灿的

“反对派”，是林一曼入主新灿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但
这个没什么文化的老派创始人怎么是安灿的对手呢？没两
个回合，安灿便扒出了她的桃色隐私。好在，职场之外有真
情，在不动声色间，安灿把薛燕远远“发配”到分公司，也算
给这位老同事留下一点体面了。

于新死了，薛燕远走了，安灿辞职了，这三个公司的创
始人至此完成了撤退。

前浪撤退，后浪奔涌。林一曼、陆玲玲、杨奇、何夕等职
场新秀们，在于新撤退后留下的空白里，挺进了新的奋斗
征程。然而，到底什么是“成功”？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成功学的鸡汤并不足以抚慰焦灼忙碌的心灵。在世俗的热
望之上“慢步”人间，努力寻找身与心的平衡之道，才能让
人更从容地撤退与挺进。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蒋离子写
出了一种这个时代的面相和表情。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青年形象的建构与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相伴而生，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
说》、李大钊的《青春》等，都塑造了被社会迫切需要的现代青年
形象。

在20世纪50-70年代，青年是“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有建
设新中国的价值感和自豪感。进入新时期以后，青年形象逐渐
丰富，但受到西方“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文化影响，一度出现
过度强调自我感受、关注个人欲望的书写。新世纪以来，随着网
络文学的发展，青年形象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一方面，青年人
投射时代的“欲望”，他们渴望逆袭和成名；另一方面，青年人逐
渐成为文化潮流的引领者和塑造者，他们渴望在波澜壮阔的大
时代中展现青春的风采。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年轻人的
社交、价值观和文化传递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是主流文
化还是亚文化，只要具有正能量、能引起年轻人共鸣，都是传播
面极广、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文化。其中，家国情怀是较为重要的
一种文化形态。

近几年，涌现了很多以年轻人为主角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如
《山海情》《觉醒年代》《长津湖》《中国医生》《开端》《创业时代》
《你好，李焕英》《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从中可以看出当下青年的
情感结构和文化气质。当下青年面临中华民族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当家国情怀触碰现实生活，个人理想和主流文化交融，他们
怀抱着热情奏响青春奋斗的最强音，涌现出了很多年轻人的楷
模，如基层村官黄文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护人员、青年志
愿者、快递小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带头人等。

新时代青年作为“奋斗者”形象跃进大众的视线。获得七猫
中文网第一届现实题材征文大赛最高奖项“金七猫奖”的《扎西
德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作为一部表现“援藏”题材的网络小
说，作家胡说立足真人真事，描写了一批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的
年轻人，在县长毛华盛的带领下，奔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
格县援藏的故事。除了毛华盛三十多岁，已经成家生子之外，这
批年轻人平均年龄二十多岁，大学毕业工作没两年，他们带着热
情和勇气，来到贫穷的德格县，在医疗、教育、行政等岗位上工
作。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帮助当地百姓
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不仅完成了修建乡村公路、铺设4G网
络、进行新农合报销、种植藏药材、动员老百姓拆迁、开展牦牛养
殖、重建阿须镇小学和镇医院等工作，还在德格县大力发展旅游
业，让德格县成为全国驰名的旅游胜地，促使德格县的经济获得
巨大发展，并完成脱贫攻坚的工作。

《扎西德勒》以扎实的笔触描绘了援藏工作的艰辛，重点描
述如何改变阿须镇的经济、教育、文化现状，以点带面，还原脱贫
攻坚工作的原貌，歌颂了脱贫攻坚背后默默奉献牺牲的中国青
年。这批中国青年形象刷新了读者对网络文学满屏玄幻、娱乐至
死的固有认知，他们宣告了另一种可能：投身基层，帮助他人建

设美好的家园、实现人生价值，还有比这更炫酷的生活方式吗？
在塑造青年形象时，《扎西德勒》没有正面描写脱贫攻坚

这一重大题材，而是将援藏的主题与青年的私人情感紧密联
系，让作品具有接地气的灵气。首先，援藏带头人毛华盛是二
次援藏，他想把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做完。当时，毛华盛的妻子
李秀秀怀了二胎，她对丈夫顾不了家心有怨言，毛华盛对妻儿
也怀有内疚之心。其他的援藏成员也各有私人心愿，医生李
鑫援藏是想完成父亲遗愿，杨韵是想摆脱和前男友的失败恋
情，饶博文是想援藏后回到成都能够升职，而付雪珍是出于好
奇而援藏。在援藏过程中，饶博文时常犯工作激进、缺乏耐心
的毛病；付雪珍因为受不了德格县恶劣的气候和繁重的工作，
闹着要回成都；杨韵因为身体不太好，常觉得工作力不从心；
李鑫的母亲反对儿子援藏，与儿子屡次发生冲突……可见，这
些援藏青年皆有自己的小心思和烦恼。人物身上的不足之处
让他们的形象更具真实性和可信度，也凸显了援藏工作的艰
难，以及援藏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扎西德勒》将感情线穿插在重大题材中，也是一种创新。
毛华盛和李秀秀经常秀恩爱；付雪珍和男朋友顾明一起援藏，为
的是能朝夕相处，而不用忍受异地之苦；杨韵和李鑫相恋是因为
两人志同道合；饶博文后来放弃回成都、继续援藏，除了爱上这
片土地外，也是因为感动于央宗卓玛的深情。这些青年把事业
和恋爱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战胜了困难、磨砺了心性、升华了
精神，而且找到了援藏的意义，获得了巨大的成长，完成了“大
家”与“小家”、“大我”与“小我”的完美结合。

作为一部网络小说，《扎西德勒》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爽”
点不鲜明，也缺乏金手指，这很特别。作者不讲噱头，踏踏实实
讲故事，表现当下青年在时代中的际遇和价值，丰富了当代青年
的群体形象。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背景下，《扎西德勒》中的青
年群体不逃避现实、不游戏人生，以饱满的精神面貌、积极进取
的人生态度、服务于基层的奉献精神，以及超越自我的勇气来重
塑新的生存样貌，为当下青年提供了另一种价值想象范本。可
以说，《扎西德勒》中的青年群体有血有肉，他们对爱人大胆告
白、对困难毫不退缩、对反面势力决不妥协、对陈风陋习破旧立
新，符合当下青年敢爱敢恨、不苟同于世俗的精神气质。

如同莱蒙托夫所称，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当代英雄”，
《扎西德勒》里的青年便是我们时代的“当代英雄”。他们在短暂
的生命历程中，并不一定过得顺遂、辉煌、受人瞩目，但展现出的
阳光、自信和勇气，却是其他时代的青年较少具备的。近年来，
网络小说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科技攻关等题材，
诞生了众多奋斗的青年形象，重塑了网络小说的精神内核，提升
了网络小说的价值纬度。无疑，《扎西德勒》作为其中的代表作
品，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塑造阳光自信奋斗的青年群像
——评《扎西德勒》

□徐亮红

《扎西德勒》以扎实的笔触描绘了援藏工作的艰辛，重点描述如何改变
阿须镇的经济、教育、文化现状，以点带面，还原脱贫攻坚工作的原貌，歌颂
了脱贫攻坚背后默默奉献牺牲的中国青年。

《铁骨铮铮》的最大特色，是在当代中国

故事的主流叙事中坚守人民立场，探寻铁路

建设者的生活经验与精神血脉，实现了为时

代明德和为工匠立心的有机结合。


